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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

              古歌谣及乐府

                  序 论

    韵文之兴，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。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（最

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）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，用极简短极自然

的音节表现出来，并无意要他流传。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

性最相契合，所以好的歌谣，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。其感

人之深，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。

    诗和歌谣最显著的分别，歌谣的字句、音节是新定的，或

多或少，或长或短，都是随一时情感所至，尽量发泄，发泄完

便戛然而止。诗呢，无论四言、五言、七言乃至楚骚体，最少

也有略固定的字数、句法和调法，所以词胜于意的地方多少总

不能免。简单说，好歌谣纯属自然美，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

美。

    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只要歌谣不要诗，因为人类的好美性决

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。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，又是别一种风

味的美。譬如美的璞玉，经琢磨雕饰而更美；美的花卉，经栽植

布置而更美。原样的璞玉花卉，无论美到怎么样，总是单调的，

没有多少变化发展。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，可以各式各样

月异而岁不同。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，境土比歌谣广阔，都为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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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。后代的诗，虽与歌谣划然异体，然歌谣总是诗的前驱，一时

代的歌谣往往与其诗有密切的影响。所以歌谣在韵文界的地

位，治文学史的人首当承认。

    歌谣自然是用来唱的，但严格论之，歌与谣又自有别。《诗

经·魏风·园有桃）篇：“我歌且谣。”（毛传）云：“合乐日歌，徒歌日

谣。”然则有乐谱者谓之歌，无者谓之谣。虽然，人类必先有歌而

后有乐，凡歌没有不先自徒歌起者。及专门音乐家出，乃取古代

或现代有名的歌谣按制成谱，于是乎有合乐之歌，则后世所谓乐

府也。

    诗并不是一定用来唱的，“不歌而诵”的也是诗之一体。但

音乐发达的时代，好的诗多半被采入乐，几乎有诗乐合一之

观。（史记）说：“（诗三百篇》，孔子皆弦而歌之，以求合（韶》、

（武》、（雅）、（颂）之音。”大抵（三百篇）里头，除三（颂）或者是

专为协乐而作诗之外，其余十五《国风）多半是各地“徒歌”的

民谣，二（雅）则诗人所作“不歌而诵”的诗。自孔子以后，却全

部变成乐府了。后世乐府，其成立发达的次序，大概也是一

样。

    乐府之名，起于西汉。（汉书·艺文志）云：“自孝武立乐府

（官名）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。皆感于哀乐，

缘事而发。”这几句话叙乐府来历，大概是不错的。但有当注意的

一点，当时是采歌谣以入乐府，并非先有乐府而后制歌谣。大抵

汉代乐府可大别为二类：其一，（郊祀）《房中》诸歌，歌词与乐谱

同时并制，性质和《诗经》的三（颂）略同；其二，即乐府所采之民

谣，其中大半是“徒歌”，而乐官被之以音乐。《铙歌鼓吹曲》之《朱

鹭）、（思悲翁》⋯⋯等十八调，（横吹曲）之（陇头）、《折杨柳》⋯⋯

（相和歌辞》之（鸡鸣》、（乌生八九子》、（陌上桑）⋯⋯等皆是也。

（看第三章）性质和（诗经》的十五（国风》略同。汉乐府属于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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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者盖十而七八。此类乐府，大率采各地方之诗，而还被以各

地方之乐。①但后来有其诗而亡其谱，音节之异同，久已无考

了。

    汉代乐府，谅来都是能唱的，（最少也可以徒歌。）所以和普

通的诗可以划然分出界限。魏晋以后，用乐府的调名来做五言

诗的题目，虽号称乐府，已经和“不歌而诵”的诗没有分别了。此

如（三百篇》与乐相丽，汉以后的四言诗便与乐相离；宋词与乐相

丽，元、明词便与乐相离；元、明曲与乐相丽，近人曲便与乐相离。

虽时代嫂变不得不然，然而名实之间，却不可含糊看过。要之乐

府一体，自西汉中叶始出现，至东汉末年而消沉。乐府在汉代文

学史的地位，恰如诗之在唐，词之在宋，确为一时代之代表产物。

过此以往，虽继续幕仿者不少，价值却完全两样了。

    南北朝以降，摹仿汉乐府的作品，已并吞在五言诗范围中。

但其时却另有一种类似乐府之短歌谣，其格调和当时诗家的诗

大有不同。把几个时代这类作品比而观之，可以见出数百年间

平民文学变迁的实况。

    本卷所叙录，以汉乐府为中坚，而上溯古歌谣以穷其源，下

附南北朝短调杂曲以竟其委。魏晋后用乐府调名标题诸作，则

各以归诸其时代之诗，不复在此论列。

    ① 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载有“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，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

九篇，邯郸河间歌诗四篇，齐郑歌诗四篇，淮南歌诗四篇，左冯翊秦歌诗三篇，京兆尹秦

歌诗五篇，河东蒲反歌诗一篇，洛阳歌诗四篇，河南周歌诗七篇，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

篇，周谣歌诗七十五篇，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。”可见当时乐府，以地为别。又别有

所谓“声曲折”者，则乐谱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5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  梁启超学术论著集·文学卷

        第一章 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

    歌谣既为韵文中最早产生者，则其起源自当甚古。质而言

之，远在有史以前，半开化时代，一切文学美术作品没有，歌谣便

已先有。试看现在苗子，连文字都没有，却有不少的歌谣。我族

亦何独不然？虽然，古歌谣发达虽甚早，传留却甚难。不著竹

帛，口口相传，无论传诵如何广远，终久总要遗失。何况歌谣之

为物，本是当时之人自写其实感，社会状况变迁，情感的内容亦

随而变，甲时代人极有趣的作品，乙时代人听起来或者索然无

味。现代欧美一时流行的曲子，过了几年便无人过问者往往而

有。况于一千几百年前的古歌，想他流传不坠，谈何容易！现在

古书中传下来这类古董，也有好十几件，我们虽甚珍惜，却有审

查真伪的必要。

    最古之歌谣，见于经书者，有帝舜与皋陶唱和的歌：

      股肱起哉，元首喜哉，百工熙哉。

      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

      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。

上歌见（尚书·皋陶漠》。在我们未能把《皋陶漠》的编辑时代从

新考定以前，只得相信他是真。那么，这三首歌便是中国最古的

古歌，距今约四五千年了。但即令是真，也不过君臣谈话之间，

用韵语互相劝勉，在情感的文学上，当然没有什么价值。

    （尚书大传）也载有性质略同的三首歌：

      卿云烂兮，纠漫漫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

      明明上天，烂然星陈，日月光华，弘于一人。

      日月有常，星辰有行。四时顺经，万姓允诚。于予论乐，

      配天之灵。迁于贤善，莫不咸听。惊乎鼓之，轩乎舞之。

    ．6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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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菁华已竭，褰裳去之。

这三首歌，就诗论诗，总还算好。第一首且已采作国歌了，但以

文学史的眼光仔细观察，这诗的字法、句法、音节，不独非三代前

所有，也还不是春秋、战国时所有，显然是汉人作品。《尚书大

传》，相传是伏生作，真否已属问题，就算是真，伏生已是汉初人

了。据说第一首是帝舜倡，第二首是八伯和，第三首是舜载歌。

显是依傍＜皋陶漠》那三首造出来的无疑。

    此外还有什么帝尧时代的（击壤歌》(" Ej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
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？，’）见晋皇甫谧的（帝王世纪》；什

么帝舜的（南风歌》（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温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
阜吾民之财兮。，’）见晋王肃的伪《家语》。娘家的来历先自靠不住，

更无考证之余地了。（伪（列子）有尧时《康衡歌）四句，全钞（诗经》。此外

各书还有尧舜时歌数篇，皆无征引之价值。）

    （离骚》说：“启九辩与九歌兮，夏康娱以自纵。不顾难以图

后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”据此，则夏代的歌，战国时或尚有传闻，

但其辞当已久佚了。枚赜伪《古文尚书》《五子之歌》篇因此造出

五首诗来，近人久已知其伪，不必辨了。要之夏代歌诗，一首无

存。无已，则＜孟子》书中有晏子所引夏谚：“吾王不游，吾何以

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游一豫，为诸侯度。”或算得是夏代

仅存的韵语。（孟子》这书固然不假，但他根据何经何典，是否春

秋、战国时人依托之作，我们却未敢轻下判断。

    殷代歌诗，传者依然很少。《商颂》五篇，是否有殷遗文在

内，抑全属周时宋人之作，已属疑问。此外见于＜史记》者有殷末

周初之歌两首：

    箕子＜过殷墟歌》：

      ＜史记·宋世家》：“箕子朝周，过故殷墟，感宫室毁坏生禾

  黍，箕子伤之，欲哭则不可，欲泣为其近妇人，乃作＜麦秀》之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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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歌咏之。⋯⋯殷民闻之，皆为流涕。”

      麦秀渐渐兮，禾黍油油。彼狡童兮，不与我好兮。（司马迁

  释之日“所谓狡童者，纣也。”）

伯夷《采薇歌》：

      （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

  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

  歌，其辞日：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

  矣。黄农虞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”

（史记）固然是最有价值的古史，但所记三代前事，很多令人怀疑

之处。这两首歌我们不敢说一定就是原文，但周初诗歌，（三百

篇》著录已不少，其有流传之可能性甚明。然则这两首歌，大概

也当可信。歌中文辞之优美，意味之浓厚，不待我赞叹了。

    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歌诗，当以（三百篇）为代表，此处不再说

了。其次，则《左传》所载零碎歌谣及其他韵语还不少，今摘录若

干章以觇沿革。

    周辛甲《虞箴》：（襄四年）

      茫茫禹迹，画为九州，经启九道。民有寝庙，兽有茂草，各

  有攸处，德用不扰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兽，亡（同忘）其国恤，而

  思其4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

辛甲乃周武王时太史，（左传）不过追述其语。

    宋正考父鼎铭：（昭七年）

      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

  谊于是，粥于是，以糊予口。

正考父为孔子远祖，在宋佐戴、武、宣三公。盖口口时人，（左传）

追述之。

    上两篇本非歌谣，因其为韵文之一体，见于《左传），故类录

之。

    ．8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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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鲁羽父引周谚：（隐十一年）

    山有木，工则度之。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

  晋士劳引谚：（闵元年）

    心苟无瑕，何恤乎无家。

  晋士芳赋：（僖五年）

    狐裘蒙茸，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？

  晋卜偃引童谣：（傅五年）

    丙之辰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拚。鹑之奔奔，天策

淳埠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

  宋筑城者嘲华元讴：（宣二年）

    眸其目，播其腹，弃甲而复。于思于思（同乌腮）弃甲复来。

  鲁声伯梦中闻歌：（成十七年）

    济坦之水，赠我以琼瑰。归乎归乎，琼瑰盈吾怀乎。

  鲁人为减纥诵：（襄四年）

    臧之狐裘，败我于狐骀。我君小子，侏儒是使。侏儒侏

儒，使我败于邾。

  郑人为子产诵：（襄三十年）

    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畴而伍之。孰杀子产，吾其与

之。（子产初执政时所歌）

    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；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，谁

其嗣之？（执政三年后所歌）

  鲁人为南蒯歌：（昭十二年）

    我有圃，生之杞乎。从我者子乎，去我者鄙乎，倍其邻者

耻乎。已乎已乎，非吾党之士乎。

  鲁口鹆谣：（昭二十五年）

    鹤之鹆之，公出辱之。鹤鸽之羽，公在外野，往馈之马。

鹤鹆踩珠，公在乾侯，征褰与襦。鹤鹆之巢，远哉遥遥，稠父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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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劳，宋父以骄。鹦鹆鹦鹆，往歌来哭。

    吴申叔仪歌：（哀十三年）

      佩玉蕊兮，余无所系之。旨酒一盛兮，余与褐之父睨之。

    卫侯梦浑良夫澡：（哀十七年）

      登此昆吾之虚，绵绵生之瓜。余为浑良夫，叫天无辜。

    上所录并未完备，不过把文学成分较多的摘出来便了。内

中最有趣的是嘲华元讴，一群平民一面做工一面唱歌，把对面的

人面目写得活现。最奇诡的是浑良夫澡，一个冤鬼被发跳掷的

情状，在纸上飒飒有声。

    上所录有许多要参考当时的本事，可看（左传》原文，今不赘

录。

    我们读这些谣谚，当然会感觉他和《三百篇》风格不同，尤其

是后半期— 襄、昭、定、哀间的作品，句法是长短句较多，格调

多轻俊，藻泽加浓厚。虽彼此文体本不从同，亦可以见诗风变迁

之一斑了。（（三百篇｝中惟“胡为乎株林·一 ”一章与（左传）诸歌谣最相

似，此章乃陈灵公时诗，（三百篇）中最晚的一篇了。）

    周代歌谣见于（左传》以外者尚不少，但真伪问题却大半要

当心了。内中时代最早的则所谓口口西王母（白云谣》：

      白云在天，山陵自出。道里悠远，山川间之。将子无死，

  尚复能来。

这首谣见《穆天子传》。说是周穆王上昆仑山见西王母，临归，王

母筋之于瑶池，唱这谣送他，穆王还有和章。（恕不录）（穆天子

传》这部书，乃晋太康三年在汲县魏安厘王家中，与（竹书纪年》

同时出土。书之真伪，问题很杂。若认为全伪，那么，便是晋人

手笔；若认为真，便是战国人所记，可算中国最古的小说。若谓

西周时的穆王真有此事、真有此诗，未免痴人前说不得梦了。诗

却甚佳，但和＜三百篇》风格画然不同，细读自能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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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次则所谓齐甯戚《饭牛歌》：

      南山矸，白石烂，生不逢尧与舜禅。短布单衣适至箭，从

  昏饭牛薄夜半，长夜漫漫何时旦。

这首诗始见于（史记集解》引应劭，云出（三齐记）。甯戚是管仲

同时人。此诗若真，便是孔子前一百多年的作品了。但我们当

注意者，《吕氏春秋·举难篇》、（淮南子·道应篇》，并详载甯戚饭

牛事，但皆仅言其“扣牛角而歌”，并没有载他的歌词。而＜后汉

书·马融传》注引（说苑》则云：“甯戚饭牛于康衙，击车辐而歌（硕

鼠》。”（今本作“歌顾见”，字形近而讹。）高诱（吕氏春秋注》亦云：“歌

《硕鼠》也。”并将《诗经·硕鼠》篇全文录人注中。所歌是否必为

《硕鼠》，虽未确知，但“南山白石”之篇为刘向、高诱所未见，总算

有确实反证。（三齐记》已佚，不知何人所撰，恐是晚汉依托之作

耳。（又《艺文类聚》及（文选·啸赋》李善注又各载有（甯戚歌》一首，与此文不

同。（文选注）那首末句云：“吾将与尔适楚国。”似是因原有歌（硕鼠）之传说，

乃将（硕鼠）篇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国”，敷衍成文。（艺文类聚）那首前四句和

（三齐记）那首大同小异，末句云：“吾将舍汝相齐国。”似是将那两首改头换面

凑成。要之，三首皆不可信也。）此诗 就诗论诗，原是很好的，若果

真，那么便是七言诗之祖。但我敢说这种诗格，决非春秋时所

有，摆在东汉乐府里头，倒还算上乘。（其实甯戚饭牛事便根本不可

信。布衣立谈取卿相，乃战国风气，春秋初期决无有此辜。本是战国游说之

士造出来，诗则东汉末伪中生伪。）

    其次则所谓秦百里奚妻之歌：

      百里奚，五羊皮。忆别时，烹伏雌，炊度雇。今日富贵，忘

  我为。

此诗见应劭（风俗通》。（助，东汉末人。）百里奚为秦穆公时人，诗

若真，也是春秋初期作品了。但奚以五羊之皮要穆公，本是战国

人造的谣言，孟子已经辩过。这诗句法，颇似汉（郊祀歌》，当属

汉人依托，诗亦寡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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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其次则伍子胥自楚亡命时，渔人救之，作歌：

      日月昭昭乎侵已驰，与子期乎芦之漪。

      日已夕兮，余心伤悲。月已驰兮，何不渡为？事且急兮将

  奈何。

      芦中人，芦中人，岂非穷士乎？

此歌见东汉袁康所著（吴越春秋》。这部书为半小说体的，所载

事迹，我们未敢全信。但此歌尚朴，与（左传》所载春秋末歌谣还

不甚相远，姑且算他是真的罢。（（吴越春秋》还载有伍子哥《河上歌》、

申包胥歌、扈子（琴曲）、越王夫人歌、采葛妇歌等，皆一望而知为汉人手笔。

因此我连这首渔父辞也不能不有些怀疑。）

    次则《论语》所载楚狂接舆歌：

      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

  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。

此歌见《论语》，我们当然该相信。但据近人崔适的考证，则（论

语｝末五篇之真伪还有问题，内中曾否有战国人窜乱，尚未可定。

（庄子·人间世）篇亦载此歌，而其词加长，末段有“迷阳迷阳，无

伤吾行。吾行却曲，无伤吾足”等语，似是从（论语》衍出。

《庄子·人间世》篇载有孟子反、琴张吊子桑户歌云：“嗟来桑户

乎！嗟来桑户乎！尔已反其真，而我犹为人猗！”三人皆孔子时

人，孟子反即孟之反，子桑户即子桑伯子，俱见（论语）。琴张见

孟子，似是孔子弟子。但这首歌大概是庄周寓言代撰，未必为孔

子时作品。

    次则有孔子所闻的《孺子歌》：

      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

  足。

此歌见《孟子》，且述有孔子赞美解释之词，我们应认为真。

    孔子最爱唱歌，我们在《论语）和别的书里头，处处可以看

      12 ·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

出。（（论语》说：“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”然则不哭之日必歌矣。）但所歌像

都是前人旧诗，自己作的很少见。各书中所载孔子诗歌比较可

信者只有下列三首：

      彼妇之口，可以出走；彼女之渴，可以死败。盖优哉游哉，

  维以卒岁。

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说是孔子相鲁，齐人馈女乐间之，孔子去

鲁，作此。

      违山十里，蟪蛄之声犹尚在耳。

见《说苑》，还加以解释，说是：“政尚静而恶哗。”

      泰山其颓乎，梁木其坏乎，哲人其萎乎！

见（礼记·檀弓》篇，说是孔子临没时负杖逍遥所作。

    这三首歌所出的书，比较可信，但都是西汉人著述，那时的

孔子早已变成半神话的人物，即如（孔子世家》中所载事迹，我们

便有一半要怀疑，所以这三首歌是否必出孔子，仍未敢断。歌词

也不见什么好处。

    此外号称孔子诗者还有若干首，例如什么（适赵临河歌），
（狄水衍兮风扬波，舟楫颠倒更相加，归来归来胡为斯。’，）见《水经注）；什

么《却楚聘歌》，（“大道隐兮礼为基，贤人窜兮将待时。天下如一兮欲何
之。，’）什么（获麟歌），（“唐虞世兮凤麟游，今非其时兮来何求？麟兮麟兮我

心忧。，’）俱见伪《孔丛子》；什么《龟山操》，（“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，手

无斧柯奈龟山何？，’）见晋人所辑《琴操》。这些显然是魏晋以后赝

作，本不足论列，但因一般人尚多崇信，是以录而辨之。

      世传《琴操》二卷，题汉蔡邕撰。内载琴曲歌辞四十二

  首，其中三代人作品居十之九。此书若可信，那么真是（三百

  篇）以外之商、周乐府，何等宝贵！然（后汉书·蔡邕传》并不

  言其著有（琴操》。（隋书·经籍志》有（琴操》三卷，则晋人孔衍

  所撰。今所传本若为（隋志》之旧，则亦晋人所作耳。晋人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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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造伪书、伪古典，凡那时代所出现之书言上古事者本极难

  信。（琴操）所录歌辞，无一首不滥俗恶劣，不惟非三代旧文，

  即两汉亦无此恶札也。故今一概不录。因《龟山操》事，附论

  于此。

    战国韵文，除屈原、宋玉几篇钜制震古铄今外，别的绝少

流传，北方尤为稀见。勉强找一首，则惟赵武灵王梦中所闻

歌：

      美人荧荧兮，颜若茗之荣。命乎命乎，曾无我赢。

此歌见（史记·赵世家）。说武灵王所闻者乃一处女鼓琴而歌，情

节和词藻，都和《左传》所记声伯梦中闻歌有点相类。

    （楚辞》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，《说苑·善说篇》所载《越女掉

歌》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哲乘船在越溪游耍，船家女孩子“拥

揖而歌”，歌的是越音，其词如下：“滥兮扑草滥予昌核泽予昌昌

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堤随河湖。”鄂君听著，自然

一字不懂，于是叫人译成楚国语如下：

      今夕何夕兮，寨舟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

      蒙羞被好兮，不皆垢耻。心几顽而不绝兮，知得王子。

      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说君兮君不知。

在中国古书上找翻译的文字作品，这首歌怕是独一无二了。歌

词的旖旎缠绵，读起来令人和后来南朝的“吴歌”发生联想。（说

苑》虽属战国末著述，但战国时楚、越之地，像有发生这种文体之

可能。况且还有钩轿鸩舌的越语原文，我想总不是伪造的。

    到秦汉之交，却有两首千古不磨的杰歌：其一，荆轲的（易水

歌》；其二，项羽的《垓下歌》。

      易水歌

      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记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始皇事云：

  “⋯⋯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，至易水之上。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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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祖，取道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为变微之声，士皆垂泪涕

  泣。又前而歌日：”

      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

据《史记》，荆轲的歌当有两首，前一首作“变微声”，大概是叙怆

恻的别情，所以满坐垂泪，可惜歌词已失传了；这一首乃最后所

歌，史言：“复为‘羽声’慷慨，士皆镇目，发尽上指冠。”至今我们

读起来，还有一样的同感，当时更可想见了。虽仅仅两句，把北

方民族武侠精神完全表现，文章魔力之大，殆无其比。

      垓下歌

      ＜史记·项羽本纪》叙羽最后战败，汉兵围之于垓下，“项王

  则夜起饮帐中。有美人名虞，常幸从，骏马名骓，常骑之，于是

  项王乃悲歌慷慨，自为诗日：⋯⋯歌阕，美人和之。左右皆泣，

  莫能仰视。”

      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

  兮虞兮奈若何。

这位失败英雄写自己最后情绪的一首诗，把他整个人格活活表

现，读起来像看加尔达支勇士最后自杀的雕像。则今二千多年，

无论那一级社会的人几乎没有不传诵，真算得中国最伟大的诗

歌了。（世俗传有虞美人和诗乃是一首打油的五言唐律，更无辨证之价值。）

    综观以上所录，可见中国含有美术性的歌谣，自殷末周初，

始有流传作品。（起喜歌不能算美术的。）就此少数传品而论，周代八

百年中，也很看出变迁痕迹。前期的格调，和＜三百篇》有点相

近，后期便和＜楚辞》有点相近。到（易水》、（垓下》两歌，已纯然

汉风了。最可惜是战国时代传品太少，不甚能看出擅变的径路。

史料阙乏，无可如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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